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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 2013 年的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对不同孩子数量家庭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

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普遍呈现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
低、以女性为主的特征。农业生产以粮食作物为主，种植多样化水平不高。随着家庭孩子数

量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增加，单位劳动力投入也基本处于增加状态，而农业劳动

力的平均健康程度和平均教育年限、单位土地资本投入以及单位土地的产出均下降。无论是
增加资本数量还是增加劳动力数量，抑或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对农业产出均有积极的影响。

相对于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的质量对产出的影响更显著，整体上农业生产处在规模报酬递
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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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in rural areas of 2013，this paper comparative analyzed the

utilization of farmland about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rural areas，the labor force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e older，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predominantly female． The main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is food crops，and the

level of crop diversification is not high． The average age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crease
gradually with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creasing，the unit labor inputs per acre is basicall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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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f increase，while the average level of health and the average education years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the unit capital investment as well as the output of the land are declining gradually．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and labor forc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labor force input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gricultural output． Compared with the amount of labor force，the effect of the quality of labor force
is more significant，and overall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in the stage of the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Keywords: number of childr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tilization of farmland; output elasticity

一、引言

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绝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在分配土地时基本上是依据 “按人分配”

的原则，因此，规模大的家庭分配到的土地相对就多一些。一般来说，家庭规模主要取决于孩子数

量。孩子多的家庭在劳动力资源投入上占优势，进行农业生产时，他们会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要素和少

量资本要素; 人口少的家庭，农业生产则主要靠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替代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改

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生育孩子数量减少，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

大规模外出务工。这两个因素作用在一起，导致农村家庭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

家庭原有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逐渐发生改变，这显然也影响到了家庭对土地的利用。

目前大多数文献都是从家庭兼业类型、生计多样化的角度来探究土地利用变化的情况。国内外有

些学者认为当家庭劳动力转向非农生产时，不利于农地规模经营和土地有效利用，农业产出会下降，

非农就业并不能给农业投资带来增加效应［1 ～ 3］。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农户家庭生计多样化、劳动力向

非农生产转移是农户在面临不完善的要素市场情况下的家庭决策，可以增加农户对土地的投入，提高

土地的利用率［4 ～ 5］。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作物种植种类选择、区域经济发展等的

影响［6 ～ 7］。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作用，学者

们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没有负面影响，有时还会带来一些积极的效

应［8 ～ 11］; 另一种观点是农户对土地经营的程度明显下降，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农户农业经营行为发生

变化，农业生产由精耕细作变化为粗放经营，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且质量弱化，农业种植结构多样化

趋势显著［12 ～ 13］。二是研究现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对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情况，

认为不同类型农户的投入行为、施肥行为、土地利用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别［14 ～ 16］。

回顾文献，我们发现学者们多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角度来考察非农生产或家庭生计多样化对

土地利用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家庭孩子数量与土地利用这个问题涉及较少。目前由于农村大量劳

动力外出务工，一些家庭出现了土地的粗放经营、流转、撂荒或闲置现象。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

中国家，粮食安全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本文以家庭作为基本的研究

单位，以孩子数量作为研究切入点，来考察不同家庭土地的利用情况。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来自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

究”课题组于 2013 年 7 月在湖北省所做的调查。在抽样时，首先是按照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计划生

育的实施情况来确定样本市或样本县，然后再根据经济的发展水平均衡地选取经济状况不同的样本

镇，样本村则是采取随机抽样的形式来确定。最终确定的调研范围是湖北省松滋市、汉川市、孝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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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阳新县 4 个县市，共包括 8 个镇的 28 个村。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农户家庭的人口基本信息、经济社

会信息、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产和金融状况四个方面的内容。调研时由调查员携带问卷入户对被访

者进行调查，被访者是 49 ～ 75 岁的农村妇女或是该年龄阶段妇女的丈夫。之所以选择两个年龄段的

人群，主要是因为该年龄阶段的夫妇一般不会再生育子女，家庭子女数量基本稳定。调研结束时，共

采访了 1500 多户农村家庭，获得了 1489 个有效样本。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剔除了没有孩子的家庭，同时也剔除了没有土地的家庭，共得到有效样本

1296 个。文中所指的孩子数量是指被访者夫妇所生育的且至今健在的子女个数。依据家庭孩子数量

的不同，我们将样本划分为 1 个孩子、2 个孩子、3 个孩子、4 个孩子及以上 4 种不同的家庭。其中，

1 个孩子的家庭 104 个，占总样本的 8. 0% ; 2 个孩子的家庭 435 个，占总样本的 33. 6% ; 3 个孩子的

家庭 350 个，占总样本的 27. 0% ; 4 个孩子及以上的家庭 407 个，占总样本的 31. 4%。

三、不同孩子数量家庭土地的利用分析

1．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土地的基本概况

表 1 中原人均土地面积是指按照村集体的分配，家庭人均所承包的土地面积。我们看到 4 个孩子

及以上家庭人均土地面积最多，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2. 39 亩土地; 其次是 2 个孩子家庭，人均承包

了 2. 09 亩土地; 再次是 3 个孩子家庭，人均承包了 1. 87 亩土地; 而 1 个孩子家庭的人均土地面积最

少，平均每人承包 1. 65 亩土地。现人均土地面积则是指存在土地流转情况时，每个家庭在原有土地

基础上通过租入或租出土地后的人均土地面积。我们发现当存在土地流转的情况时，3 个孩子家庭现

人均承包土地面积最多，并且远远超过了其原人均土地面积，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2. 66 亩土地; 2

个孩子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2. 48 亩土地; 4 个孩子及以上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2. 19 亩土地; 1 个孩

子家庭的现人均土地面积依然是最少的，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1. 64 亩土地。1 个孩子家庭的原人均

土地面积和现人均土地面积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2 个孩子、3 个孩子的家庭现人均土地面积大于原

人均土地面积，4 个孩子及以上家庭的现人均土地面积小于原人均土地面积。

表 1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土地的基本情况
项目 总样本 1 个孩子 2 个孩子 3 个孩子 4 个孩子及以上

原人均土地面积 ( 亩) 2. 09 1. 65 2. 09 1. 87 2. 39
( 3. 445) ( 1. 517) ( 1. 687) ( 5. 844) ( 2. 111)

净租入土地面积 ( 亩) 0. 59 0. 12 0. 87 1. 21 － 0. 15
( 6. 711) ( 2. 879) ( 3. 649) ( 11. 615) ( 3. 059)

现人均土地面积 ( 亩) 2. 37 1. 64 2. 48 2. 66 2. 19
( 3. 651) ( 1. 502) ( 2. 384) ( 6. 005) ( 2. 102)

可浇灌面积比重 ( % ) 80. 22 84. 83 79. 5 81. 21 79. 01
( 0. 307) ( 0. 291) ( 0. 332) ( 0. 303) ( 0. 286)

总地块数量 ( 块) 6. 00 5. 02 5. 24 5. 77 7. 26
( 5. 254) ( 3. 614) ( 4. 028) ( 5. 362) ( 6. 339)

单位地块面积 ( 亩) 1. 32 1. 18 1. 55 1. 49 0. 98
( 1. 656) ( 1. 020) ( 1. 674) ( 2. 235) ( 0. 998)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下同。

在表 1 中，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增加，其净租入的土地面积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现象。在不考

虑土地资本投入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下，农业产出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投入能否与家庭耕种的土地面

积达到最优的比例。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的现实背景下，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都只剩下

老人和孩子，不同家庭之间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不存在多大的差异。因此，在 “按人分配”土地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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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下，孩子数量少的家庭，相对其土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的人数仍是富足的，需要租入土地才能实现

农业产出的最大化。而当家庭孩子数量较多 ( 4 个及以上) 时，相对其土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的人数

却是不足的，没有达到农业产出的最大化。因而只有租出土地，才是这一类家庭最优的选择。我们从

表 1 中可以发现，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增加，净租入土地面积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在可浇灌

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比重上，1 个孩子家庭的数值最大，其次是 3 个孩子家庭，2 个孩子家庭，而 4

个孩子及以上的家庭数值最小。土地的浇灌条件可以反映耕地的质量，同时也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

因素［17］。因此，从可浇灌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比重这个数值上来看，1 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农业生产

比较有利。在乡村传统中，村里分配土地时，一般是将土地按照质量分成好中差三个等级，将不同质

量的耕地搭配起来分给每个家庭，因此，作为一个基本的经营单位，家庭要经营互不相连、质量不等

的多块土地。当村集体对土地进行大调整后，有时为了实现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化还会对土地进行一些

小调整。所谓小调整主要是指村集体拿出一些预留的机动地平均分配给集体中的新增人员。因此，当

一个家庭有子女出生、成家或孙辈出生等情况时，家庭的新成员就有可能在不同于原有土地的位置上

分配得到一些土地，从而增加了家庭的地块数量。而孩子数量多的家庭更有可能会出现新增人口，因

此，在表 1 中，我们看到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所拥有的地块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地块数量的多

少又反映了一个家庭土地细碎化的程度，土地细碎化对于形成规模化生产以及机械化劳作都有不利的

影响，但它有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并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的能力。基于地块数量的差异，对于 4 个孩子及

以上家庭的土地，其分散并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的能力较强，而对于 1 个孩子家庭的土地，其可机械化

程度较强。此外，对比不同孩子数量家庭的单位地块面积，我们也可以发现，由于地块的数量多，使

得 4 个孩子及以上家庭的单位地块面积最小。
2．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基本情况

我们分别用教育年限①来衡量劳动者的文化程度，用健康程度②来考察劳动者的身体状况。表 2

为不同孩子数量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基本情况。

表 2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基本情况
项目 总样本 1 个孩子 2 个孩子 3 个孩子 4 个孩子及以上

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 ( 岁) 58. 39 53. 41 55. 93 59. 02 61. 72
( 7. 651) ( 6. 798) ( 6. 457) ( 6. 632) ( 8. 282)

农业劳动力平均健康程度 3. 28 3. 40 3. 37 3. 28 3. 13
( 0. 714) ( 0. 718) ( 0. 704) ( 0. 707) ( 0. 709)

农业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 ( 年) 5. 13 7. 28 6. 10 4. 84 3. 80
( 3. 456) ( 2. 936) ( 3. 276) ( 3. 325) ( 3. 306)

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 ( % ) 70. 30 53. 75 68. 34 74. 68 72. 86
( 0. 320) ( 0. 304) ( 0. 303) ( 0. 315) ( 0. 333)

农业女性劳动力占农业总人口比重 ( % ) 60. 78 62. 37 58. 09 62. 72 61. 65
( 0. 246) ( 0. 266) ( 0. 249) ( 0. 229) ( 0. 250)

表 2 中，总样本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 58. 39 岁，说明目前农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趋于

中老年化。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多，4 类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53. 41 岁、55. 93 岁、59. 02

岁、61. 72 岁，也即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也在增加。从以往学者的研究

来看，家庭中年轻、身体健康、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更愿意到城市中来从事非农生产［18 ～ 19］，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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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教育年限按照以下准则进行划分: 文盲，受教育年限为 0 年; 参加过扫盲班，受教育年限为 2 年; 小学文化程度，受教育
年限为 6 年; 初中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为 9 年; 高中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为 12 年; 中专及大专，受教育年限为 15 年; 大学
本科及以上，受教育年限为 16 年。
本文中健康程度按照以下准则进行划分: 健康赋值为 4，一般赋值为 3，差赋值为 2，残疾赋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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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生产对劳动力的选择，年龄大的劳动力在非农竞争中的优势不明显，因此，家庭中选择外出务工

的往往是子女，而留守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则主要是父母。这些因素就使得不同家庭的农业劳动力

的平均年龄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4 类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健康程度在逐渐减小。健康状况与年龄有着很

大的关系，样本中 4 类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都大于 50 岁，说明父母或年龄大的劳动力更易留

守在家中从事农业劳动。在劳动力的年龄大于 50 岁这个阶段内，随着年龄的增加，其身体健康状况

也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孩子数量多的家庭中，父母不仅要辛苦工作努力挣钱抚养孩子长大，孩子的教

育、工作及成家等事情也需要他们操心。繁重的工作、琐碎的家庭事务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有着不利

的影响，使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减弱，结果是他们不仅比孩子数量少的家庭中父母的健康程度差，而

且与其他同龄人相比身体状况也处于劣势。

在总样本中，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5. 13 年，可以看出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不高，还

处于小学教育以下的水平。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4 类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教育年限在逐渐

减少。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可能父母教育水平比较高，自觉地遵守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主动减少

了生育孩子的数量。另外，这些家庭人口负担小、经济负担轻，父母可能就有能力来支持子女接受较

高的教育，从而使得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农业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较高。而孩子数量多的家庭，父母年龄

可能较大，他们年轻时能够接受较高水平教育的几率相对较小。这些家庭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时则

要考虑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如果不能支持所有子女接受较高的教育，父母则只能选择使部分子女接

受较高教育，而剩余子女能够接受较高教育的机会就会很小。这样就使得孩子数量多的家庭中农业劳

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较低。

在表 2 中，还可以看出目前农村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依旧占着很大的比重，达到了整个家

庭人数的 70. 30%，说明家庭在劳动力配置时主要还是以农业劳动为主。从 1 个孩子家庭到 3 个孩子

家庭，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在不断增加，而从 3 个孩子家庭到 4 个孩子及以上家庭，从事农

业生产的人口比重又开始下降。总样本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劳动者占农业劳动者的 60. 78%，女性

由于需要照看孩子、料理家务以及自身身体素质等原因更多地选择留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
3．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土地的种植结构情况

本文采用作物种类多样化和粮食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两个指标来衡量不同家庭在种植作物时对于作

物种类的选择。作物种类多样化主要来衡量不同家庭在农业生产时种植作物种类的多少。粮食收入占

总收入比重反映家庭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红薯等传统作物的比重。作物种类多样化公式为: 多样

化指标 = 1 －∑
i
e2i ，其中 ei 代表第 i 种作物的产值占土地总产值的比重。在作物种植种类较多的情况

下，多样化指标接近于 1; 在作物种植种类较少的情况下，多样化指标接近于 0。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的土地种植情况
项目 总样本 1 个孩子 2 个孩子 3 个孩子 4 个孩子及以上

作物种类多样化 0. 364 0. 330 0. 350 0. 352 0. 397
( 0. 240) ( 0. 257) ( 0. 243) ( 0. 238) ( 0. 231)

粮食收入比重 ( % ) 65. 20 62. 75 59. 50 67. 99 69. 60
( 0. 328) ( 0. 344) ( 0. 349) ( 0. 317) ( 0. 299)

从我们的计算结果来看，总样本的作物种类多样化指标为 0. 3637，与多样化指标的极大值 1 还

有很大的差距，说明农村现在种植的作物多样化程度不高。在不同孩子数量的家庭中，作物种类多样

化指标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增加也在不断增加。农民在耕作时主要会出于两个目的而选择种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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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一是为了降低风险，因为农作物在种植生长以及农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常常会面临生产风险①和

价格风险②，从而可能使家庭收入降低; 二是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经济作物的销售单价往往要

高于传统的粮食作物。从表 1 的总地块数量与孩子数量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出，4 个孩子及以上

家庭在降低作物风险、种植多样化上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地块数量最多，他们在农业生产时就可以

选择不同的地块来种植不同种类的作物。

总样本中，粮食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这一指标的数值为 65. 20%，说明目前大部分家庭在进行农业

生产时还是会倾向选择传统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虽然价格高但是种植方法和技术比较复杂而且种植

风险高，而现阶段农民对于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方法和技术已比较熟悉，因此，他们往往在风险不确

定的情况下，更愿意选择种植风险小的粮食作物。在不同孩子数量的家庭中，4 个孩子及以上家庭的

作物种类多样化指标数值最大，而其粮食收入占土地总收入比也最大，这种现象说明，4 个孩子及以

上家庭虽然种植了多种作物，但是粮食作物依然是他们主要种植的作物。

4．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在土地上的投入情况

土地上的投入主要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两部分。依据我们的问卷，土地资本投入主要包括

了 2012 年家庭购买种子、农药、化肥、薄膜以及租用他人农具、机械等的支出。土地劳动力投入主

要指家庭中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个数。具体情况详见表 4。

表 4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的土地投入情况
项目 总样本 1 个孩子 2 个孩子 3 个孩子 4 个孩子及以上

单位土地资本投入 ( 元) 547. 22 747. 52 657. 83 490. 05 425. 54
( 463. 062) ( 888. 670) ( 448. 318) ( 377. 126) ( 326. 030)

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 ( 个) 0. 53 0. 51 0. 50 0. 54 0. 58
( 0. 738) ( 0. 578) ( 0. 785) ( 0. 666) ( 0. 779)

我们发现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对土地单位资本的投入呈逐渐减少的状态。1 个孩子家庭单

位土地资本的投入最多为 747. 52 元，4 个孩子及以上家庭单位土地资本投入最少的仅为 425. 54 元。

而在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上，孩子数量多的家庭比较占优势，4 个孩子及以上家庭单位土地劳动力投

入最多为 0. 58 人，3 个孩子家庭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为 0. 54 人，而 1 个孩子和 2 个孩子家庭单位土

地劳动力投入较少，分别为 0. 51 人和 0. 50 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是对作物产出比较重要的两项

投入，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原则下，不同孩子数量的家庭往往会综合考虑家庭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与家

庭经济情况，使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按照一定的替代比例投入到土地上。具体而言，家庭农业劳动

力要素投入少，可能就会增加土地上资本要素的投入; 家庭农业劳动力要素投入多，资本要素的投入

就会减少。表 4 中不同孩子数量的家庭在土地上劳动力的投入和资本的投入基本遵循这一规律。
5．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土地产出情况

本文用土地上的收入来衡量土地的产出: 用 2012 年每个家庭土地上全部作物的产量与同期对应

价格相乘，计算出土地上的收入。表 5 为不同孩子数量家庭的单位土地产出和人均土地产出情况。

表 5 中，1 个孩子家庭单位土地产出为 2086. 50 元，2 个孩子家庭单位土地产出为 2039. 90 元，3

个孩子家庭单位土地产出为 1720. 41 元，而 4 个孩子及以上家庭的单位土地产出仅为 1457. 70 元，随

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增加，单位土地产出在逐渐减少。土地的产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对土地的利

用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对土地的利用情况呈下降趋势。人们总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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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风险是指农作物在生产的过程中遇到气候变化、病虫害的侵袭等现象。
价格风险是指在农作物从种植到成熟的整个过程中，农产品的价格可能会出现下降或上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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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孩子数量家庭的土地产出情况
项目 总样本 1 个孩子 2 个孩子 3 个孩子 4 个孩子及以上

单位土地产出 ( 元) 1774. 74 2086. 50 2039. 90 1720. 41 1457. 70
( 1006. 798) ( 1174. 319) ( 1086. 403) ( 892. 373) ( 856. 250)

家庭人均土地产出 ( 元) 5570. 76 6677. 09 7089. 56 5102. 74 4077. 74
( 6043. 932) ( 6966. 628) ( 6235. 636) ( 5839. 431) ( 5311. 345)

于从事回报率高的劳动，在当前非农劳动报酬远高于农业劳动报酬的背景下，人们更愿意从事非农劳

动。因此，孩子数量多的家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数也会较多。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孩子数

量多的家庭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并没有达到最优的比例，从而不利于家庭对土地最

大化地利用，其结果就是单位土地产出要低于孩子数量少的家庭。我们也发现孩子数量与人均土地产

出呈现倒 U 型关系，从 1 个孩子家庭到 2 个孩子家庭，人均土地产出的数值在增加，从 2 个孩子家庭

到更多孩子数量的家庭，其人均土地产出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又呈现减少的现象。因为人均土地产出

在本研究中是用家庭土地总产出与家庭总人口直接相除得到的，因此，人均土地的产出与家庭对土地

的利用程度以及不同孩子数量家庭的人口数有关。

四、基于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的土地投入产出分析

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反映了企业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对企业产值的影响。为了使土地的

产出达到最优，并提高当前农业的生产效率，本文拟采用这一函数来探讨资本及劳动力的投入对土地

产出的影响。其公式为:

Y = ALαKβ ( 1)

其中，Y 为土地总产出，A 为这一阶段的技术水平，L 为农业劳动力数量投入，K 为资本投入，α 为

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 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

( 1) 式只关注农业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对土地产出的影响，而忽视了农业劳动力的质量。因此，

我们将农业劳动力的质量因素也引入到上述方程，( 1) 式变为:

Y = AL KβHγ
0 ( 2)

其中，H0 为农业劳动力的平均质量，反映了农业劳动力质量的高低，由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教

育年限、平均年龄①和平均健康程度按照 2∶ 1∶ 1的比例加权得到。按照这个比例加权主要是因为教育

程度的高低能够影响劳动力接受并掌握新技术、新方法时间的快慢，这影响着农业的生产; 而随着农

用机械的普遍推广，机械化劳作逐渐代替了人工劳作，劳动力的年龄、劳动力的健康程度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作用在减小。另外，( 2) 式中 γ 为劳动力质量的产出弹性。

为了考察农业劳动力质量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剔除农业劳动力数量，我们建立了只包含资本和农

业劳动力质量为解释变量的方程，即:

Y = AKαHβ
0 ( 3)

如果将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的质量合并，我们就得到了总体的人力资本存量，

( 2) 式的生产函数就可以设定为:

Y = AKαHβ ( 4)

其中，H 为农业人力资本存量，是由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的平均质量相乘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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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部分的讨论中，我们对劳动力的年龄阶段进行赋值: 20 ～ 30 岁为 6，31 ～ 40 岁为 5，41 ～ 50 岁为 4，51 ～ 60 岁为 3，61 ～ 70
岁为 2，71 ～ 80 岁为 1，进而便于与劳动力的教育、健康一同进行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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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 ( 1) 、( 2) 、 ( 3) 、 ( 4) 式的左右两边分别取对数，得到四组方程，并运用 SPSS 软件进

行回归，其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农业投入要素对土地产出影响的回归结果
项目 模型 ( 1) 模型 ( 2) 模型 ( 3) 模型 ( 4)

LnA 3. 675＊＊＊ 3. 592＊＊＊ 3. 593＊＊＊ 3. 594＊＊＊

( 0. 128) ( 0. 136) ( 0. 136) ( 0. 136)

LnK 0. 678＊＊＊ 0. 676＊＊＊ 0. 681＊＊＊ 0. 676＊＊＊

( 0. 017) ( 0. 018) ( 0. 018) ( 0. 018)

LnL 0. 130＊＊ 0. 070
( 0. 054) ( 0. 058)

LnH0 0. 100＊＊＊ 0. 104＊＊＊

( 0. 035) ( 0. 035)

LnH 0. 091＊＊＊

( 0. 029)

Adj Ｒ2 0. 612 0. 617 0. 617 0. 617
F 值 852. 266 520. 394 779. 489 781. 176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模型 ( 1) 中，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在 1% 的显著水平下为正，农业劳动力数量投入的产出弹性

在 5%的显著水平下为正。模型 ( 2) 中，加入了劳动力的平均质量这个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土

地资本投入及劳动力的平均质量的产出弹性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而农业劳动力数量投入的产

出弹性却不再显著。模型 ( 3) 中，土地资本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质量的产出弹性均在 1% 的显著水

平下为正。在不考虑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下，农业劳动力质量同样对土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 4) 中，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投入的产出弹性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

在以上 4 个模型中，所有的产出弹性之和均小于 1，说明土地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还没有达到最

佳比例，尤其是受劳动力质量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掌握技术的速度落后于技术更新的速度，使得农业

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因此，提高农业产出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土地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以上所

有的模型中资本投入的产出效应都是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它的产出弹性是最大的，因此，在当前的农

业生产上，增加资本的投入就能够促使土地产出的增加。从模型 ( 1 ) 和模型 ( 3 ) 来看，劳动力的

数量、劳动力的质量分开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对土地产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模型 ( 2) 中两

者同时作为解释变量时，劳动力的数量对土地产出并无显著影响，说明现阶段劳动力的质量在一定程

度上对土地产出作用更明显。模型 ( 4) 说明综合体现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存

量对提高土地产出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主要根据 2013 年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对不同孩子数量家庭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不同孩子数量的农村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

力年龄较大，且以女性劳动力为主，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处于小学以下水平，农业生产仍以粮食

作物为主，经济作物的种植还较少。第二，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的地块数量、种植的作物种

类、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都在增加，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健康程度与平均受教育年限却在逐渐下降，

而净租入土地面积则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增加呈现倒 “U”型关系。第三，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增

加，单位土地资本投入逐渐减少，单位劳动力投入基本处于增加状态，而单位土地的产出却在不断减

少。此外，文章最后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增加资本数量还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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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劳动力的数量抑或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投入，对农业产出均有积极的影响，但劳动力质量比劳动力

数量对土地产出的影响作用更显著，整体上农业生产处在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

当前，在不断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从而使得农业生产的负担落在

了家庭剩余人口的身上。实现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就要协调好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以及土地数量三者

之间的关系。那么目前农村留守劳动力对土地的利用能否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呢?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

来看，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这说明农村现有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无法满

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在加快推进城市化水平的现实背景下，我们

不能过于强调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应该处理好农业劳动力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得农

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能够保持一个适当的水平，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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